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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的强势介入使事件
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前来应聘的人络绎不绝，
郑策看到了从前的自己。集中
面试放在周六。办事处全体加
班。薄洪冰随同夏喜志面试，
郑策整理资料，赵微负责衔
接。郑策看一页纸，搞不懂没
有附任何证书证明怎么入选第二轮面试了。这个叫王广
强的男人排倒数第二。世故，势利，狡诈，奸邪。这是郑
策的感觉。他认定这人不会被录用。他又错了。这次录
用5人，王广强是其中之一。

许言从宿醉中醒来没再去想朱静。他庆幸自己没被
感情这棵大树遮住。以后再遇见她完全可以坦然自若。
朱静也没再给他打电话。许言无法想象，两个月时间绝
不足以让人下定非谁不嫁的决心并付诸行动——尤其是
看来那么质朴的女孩子！郑策给他宽心，成家是百年大
计，就当质量第一，那种人没在一起是好事。许言笑了，
我这么优秀的男人，还怕找不着女朋友？

这次招聘 5个人。有市医药公司的退休职工，部队
医院的护士，护校毕业的中专生，另一男一女是跳槽过来
的。女的专业是财会，男的倒是学医学药，拿的是张肄业
证。郑策不明白，宝氏不是很重视出身血统吗？许言没出
声。夏喜志上飞机前给他电话，说招聘结束了，没有安健的
员工来。惠珊告诉他，宝氏传出消息，安健的旧部一个也不
要。夏喜志对受聘人员很满意，说边城办事处很快就面貌
一新。魏田就是那即将焕然一新面貌中最闪光的亮点。

早报登载了一则短讯。
医疗卫生行业已成为预防职务犯罪的重点行业。医

疗卫生行业中的职务犯罪案件快速攀升，原因是多方面
的。从主观上看，涉案人员思想道德观念淡化，法制意识
淡薄。客观上看，首先，长期以来，药品和医疗器械零售
价格居高不下，与出厂价之间存在巨大利润空间，使医药
流通行业成为一个利润惊人的暴利行业；其次，相对于医
疗服务行业仍处于相对垄断经营，医药生产企业和经销
企业面临激烈竞争，使贿赂现象蔚然成风并造成恶性循
环；再次，缺少监督机制。各医疗机构的主管院长及药剂
科等是销售人员的重点攻关对象，而本单位所设置相应
的规章制度目前尚难以独立于被监督者，监督机构形同
虚设，必然助长医药行业受贿行为的发生。

如何从源头上解决医疗卫生行业中的职务犯罪问题
是当前有关部门的重点。

聂远新目光锁定在最后一行，她判断，医药界一定发
生什么事了。第二天，几家媒体都推出报道《救命药哪里
去了》。市民张妻患乳腺癌 9年，9年里患者一直靠氟鲁
米特、乙烯雌酚、甲地孕酮等几种药物与癌症抗争，一瓶
甲地孕酮 999元，好在单位报销，个人承担 15%尚能支
撑。然而年底，市民张跑遍大小医院，都买不着妻的救命
药。求告无门后被好心人告知，这些药国家明令限价所
以被排除在医院订货范围内。市民张只能购买医院建议
的其他类似药品，全部天价，而且自费。仅 3个月，市民
张举债 10万，其妻开始拒绝服药，数日后含恨而去。市
民张悲愤之余，将医院告上法庭，告医院见死不救，以利
润为第一利益，视病人生命如草芥……

媒体的强势介入使事件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对市民张的同情，对医院冷漠态度及唯利是图的愤慨，支
持市民张把官司进行到底……一个大胆的想法在脑海里
一闪而过。聂远新决定要做这件事，一定要做。杨卓林
关注此事因为海若被放弃救治时账单仍居高不下。同情
之余，杨卓林对市民张讨个说法的举动充满敬佩。聂远新
的电话来了，我有事和你商量。海若去后，他们第一次见
面。杨卓林认为聂远新被他拖累，极度自责。迷醉在酒精
里他才觉得好受些。聂远新看着他，海若一定不希望你这
样。杨卓林心中蓄积已久的痛楚奔流而下。许久，杨卓林
轻松些了，大姐，什么事？只要我能帮忙，在所不辞。

郑策很想知道薄洪冰怎么拉拢这生力量以巩固自己
的位置。薄洪冰对新人培训很上心，要使他们明白，赚钱
才是硬道理。他循循善诱，我们的工作并不难做，我们在
给他们送钱啊。

然后分工。王广强做OTC专员，面向各零售药店监
督并促销宝氏产品。这次扩大销售队伍决策正确。宝氏
销售模式由粗放型转为细致型，费用兑现由月结转为一周
一结，医生的积极性充分调动。销售喜人，薄洪冰向夏喜
志报喜。郑策管理OTC专员，这是新事物，没得借鉴和比
较，郑策一筹莫展。郑策早应该想到许言能帮他解决这难
题。薄洪冰隐瞒了公司政策。当天郑策就从总部把OTC
政策和销售方向了解清楚。零售药店以批价85%从商业
现款进货，宝氏现款现货政策是72.5%！零售单品
获利可达10个点！只有一个前提,不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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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披露药界内幕的长篇小说。
生命与金钱的抗争，尊严与权势的较
量，法律与暗箱的对峙，智慧与阴谋的
相持。小说揭示了医疗体制中某些不

健全之处，剖析了医患矛
盾的症结所在，曝光了医
药销售规则的不透明,深层
次披露了医药销售行业内
存在的诸多弊端。

28

李远方与白芸莺没有惊动任何
人就拟定了离婚协议

李铁牛在秀水镇，也算是有头有脸
有背景的民间知名人物。他老婆赵翠花
的后事办得既隆重又体面。虽然，赵翠
花仅是一名普通村妇，缺功少名，平平常
常走完了一生，但是前来吊唁、送花圈、
随份子的人，都有来头和讲究，除了她本
人少数几个生前好友，很多人是金璞玉
下属单位的头头脑脑，王虹周围关系不

一般的人物，李
远方和白芸莺
双方单位的同
事、领导、同学、
亲友，李铁牛经
常走动的乡镇
干部、村里的本
家和乡亲们，一
拨又一拨，数也
数不清。高价
请 来 歌 舞 、丝
弦、河北梆子三
台乡戏，生旦净
末 丑 粉 墨 登
场。这丧事办
得比喜事还热

闹，村里人就喜欢看这一套不花钱的把
戏儿。在村里这样大操大办丧事，方显
得主家气派风光人气旺。

第三天，吃过午饭，在一长队孝子贤
孙手举着打鬼棍儿，头戴白孝帽的低头
干号声中，李远方打着引魂幡走在队
前。李远方一步三磕头，泪流满面，痛不
欲生。白芸莺也像老公一样，披麻戴孝，
怀里抱着闲食罐儿，坐在女客们的头辆
拖拉机上，一把鼻涕一把泪，哭声震天动
地，引来村里的大人孩子，满街筒子驻足
观看。论说，这几天数王虹最忙，她不仅
要迎来送往招待来客，还要不时安慰表

哥，替他出谋划策拿主意，张罗安排每
一项程序的细节，从报丧、设灵堂、请
戏、出棺哪一环都离不了她说话。应
该说她尽心尽力，把表嫂的后事办理
得风光又圆满。

赵翠花的丧事办完了，村里的生活
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但是，李远方夫妻
闹离婚的新闻，又成了村里街头巷尾议
论的热点话题。

世间的男女，很多都是错配鸳鸯，有
情人难成夫妻。李远方觉得他跟白芸莺
不是一条道上跑的车，南辕北辙，怎样磨
合都捏不到一堆儿，早日分道扬镳各奔
前程，离婚也许对双方都是最佳的选
择。从表面看白芸莺在夫妻生活中，作
为被伤害和无过错的一方，她尽管觉得
栽了面儿，受了天大的委屈，却也得到了
社会舆论的同情与支持。其实她本意并
不想离婚，但是她一想到那点破事就恶
心得要死，俩人一见面就烦，连一句话都
不愿说，再一想，她一个弱女子单枪匹
马，怎么斗也赢不了金玉琴呀，为了顾全
大家的脸面儿，她不仅没有找金玉琴算
账，而且在家庭的一系列变故中，她的表
现令人无可挑剔，一言一行都表现出知
书达理、贤惠温良，在秀水镇留下了好媳
妇的口碑。

人常说，强拧下来的瓜不甜，同床异
梦的夫妻难长久。李远方和白芸莺都是
有文化的青年人，不同于牛头倔强，一条
死胡同走到底的土老帽，他们都清楚，夫
妻没了缘分，该分手时就分手，应当坐下
来，像朋友聊天一样，互相尊重，心平气
和地谈一谈具体问题，而不应该仇人相
见，分外眼红，跳脚对骂，舞刀弄棒，互相
揭短儿。这样整对谁也是一种伤害。给
母亲烧完了断七纸儿，李远方和白芸莺
回到城里。他们关紧房门，在自家的客
厅里隔桌而坐，李远方低着头，很内疚地

说，芸莺，对不起。哎，希望以后还能做
朋友，有什么要求就说，咱夫妻了一场，
我会尽量满足你。

白芸莺两眼定定地望着他，声音沙
哑地说，这会儿说什么都没用了，你就是
给我一座金山银山，也弥补不了对我精
神上的伤害，我的命好苦哇！女儿我想
带走，相依为命。把儿子盼根给你家留
下，我想这也符合老人的心意。城里这
房子我不要，看见就伤心，其他事你看
着办吧。李远方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行，按你的意思办。这房子我留下，
把咱夫妻名下的十来万存款，都归
你，作为我给你的精神补偿。白芸莺
摇了摇头，也颇仗义地说，别这样，共
同的财产，我不能独吞，留下两万给你
爷俩，往后的日子还要过哩。说着说
着，心里一酸，俩人眼里都泪花晃动，紧
紧搂在一起，已是泣不成声了。

这天下午，李远方与白芸莺没有惊
动任何人就拟定了离婚协议，双方签了
字，都觉着海阔天空重获新生，丢掉了思
想包袱，精神为之一振。他俩都换上了
一身新装，白芸莺还特意去了梦特娇
高档美容厅，李远方理完发，也顺便
去了地中海洗浴城，着实让身子骨放
松了一回。

华灯初上，美丽迷人的白芸莺，
挽着风度翩翩的李远方，走在大街的
人行道上。他们像一对度蜜月的新
人，含情脉脉，轻声低语，一派幸福甜
蜜的样子，引来路人驻足观望，在众
人慕赞的目光里，他们缓步向前，走
进鹿州市最上档次的白楼酒家，服务
小姐领他们来到一个豪华的鸳鸯间，
这一对有着近十年婚龄的夫妻，将在这
里共进最后的晚餐。

一桩死亡的婚姻结束了，另外
三对奇异的婚恋戏，又开始登场了。

一个没有准生证的男性婴儿，刚从娘肚里拱出来，连眼皮都还没有睁开，就被气度不俗的妇科主任王虹给抱
走了。鹿州市的头面人物金璞玉，做梦也没想到夫人从医院抱走了新生婴儿以后却惹出了一连串的乱子。亲密
和睦的三个家庭之间，由此引发了一场离奇曲折的离婚大战……

婚姻
家庭

汪碧霞曾多次想过再找个人嫁了
这边老窦刚走，谢涛的电话就来了，

要程晓雪到“金色年华”迪厅门前。程晓
雪赶到，谢涛先把事先查好的 1000元钱
塞给她，然后拉着刚才跟他一起去的那
个人说：“这是我的哥们儿，叫王浩天，在
报社工作，今天我请你们蹦迪，你们在这
等一会儿，一会儿汪碧霞也过来，我去车
里换换衣服，马上过来。”

王浩天向程晓雪点点头，很有涵养
地说：“你好。”程晓雪也点点头，她喜欢
像王浩天这样的男人，浓眉大眼，胖胖的
娃娃脸，个子高高的，稍有点鼓的将军
肚，但不显臃肿，很魁梧，表情很平实，很
憨厚，让人有一种安全感。

那天，程晓雪与他们玩到很晚，喝了
很多啤酒，后来看着就有点多了。谢涛
开车把程晓雪送到石庄，让王浩天扶她
上楼，他就开车拉着汪碧霞走了。

王浩天当天夜里就住在了程晓雪家
里。从此，他成了程晓雪在相当长的时
间里最重要的情人。

说起汪碧霞，也是个苦命人。她的
老家在豫南的一个乡镇上，19岁那年，她
与比她大 10岁的理发店老板刘家贵私
奔，跑到中原开了一家小理发店，门面虽
然很小，但维持生计绰绰有余。第二年，
他们生了一个女儿，一家三口靠着理发
店过得也很滋润。1995年10月27日，为
女儿菲菲过6岁生日，下午6点刘家贵去
给菲菲买生日蛋糕，谁知去了就再也没
回来。就在刘家贵过路口的时候，被一
辆面包车撞了十几米远，落地的时候头
碰在了路边的水泥台上，拉到医院没来
得及抢救就不行了。等到汪碧霞知道，
丈夫的尸体已经推到了太平间。

自从离开家，多年来汪碧霞始终没

有与家里联系过，家里也只当没这个闺
女，包括母亲去世，家里人都没有告诉
她。刘家贵很早就没了父母，家里也没
太亲近的人。刘家贵死了，汪碧霞也没
有告诉任何人，她悄悄地把丈夫火化了，
回到家里抱着女儿痛哭了一场，就再也
不提丈夫的事了。那年她26岁。

后来她又搬了家，把原来的理发店
关了，开了一个红月亮美容美发屋。汪
碧霞人漂亮，又会说话，还能干，生意越
做越红火，就开了第二个店。为了能一
心一意经营两个美发店，她把女儿送到
寄宿的贵族学校。风风雨雨，苦心经营，
3年多点，汪碧霞就买了一套两室两厅的
房子，收入也稳定下来，可以说，她不再
发愁钱的问题。

丈夫死了 4年多了，汪碧霞曾多次
想过再找个人嫁了。但是在河滨市像她
这样带着孩子的女人要想嫁出去谈何容
易。要说她要求不高吧，比她大 10岁的
刘家贵相貌平平，就是一个用情专一，再
就是对她好，她死心塌地地跟着他，再苦
再累都没动摇过。就这么简单的要求，
她硬是碰不到一个让她能嫁的男人。再
者，也许跟她所处的环境有关吧，女孩们
的开放，男人们的随便，让她对男人一天
天失去信心。

汪碧霞需要男人安抚，她寂寞的心
地需要男人开垦，但她决不像店里的其
他女孩那样去与客人厮混。她不小看做

“鸡”的小姐，但她从来不做“鸡”，这就是
汪碧霞的原则。

与她第一次上床的男人叫凌志，是
和她同在一栋楼上租房的一个单身白
领，住在她的上层，做财务审计的。他们
从认识到上床时间并不长，也就一个多
月。那时丈夫已经死了两年多了，悲伤

与忧愁在她身上已经找不到了。
两年来，她与凌志的关系若即若

离。按说，他俩同岁，又都处于这种情
况，应该是很合适的一对。但不知为什
么，她找不到那种感觉，凌志对她也没有
太多的激情，她搬到自己的房子以后，两个
人十天半月不见面也不联系，有时一起吃
个饭，无论在谁家，做完那事就再也无话可
说了，甚至都懒得过问对方的生活。

后来汪碧霞又通过朋友认识了两个
男人，虽然也上了床，但都是有妇之夫，
她也不奢望嫁给谁，后来她索性就不再
想嫁人的事了。

再后来认识了谢涛。谢涛比她大两
岁，也来自农村，警校毕业后分到了中
原，不光人英俊帅气，也挺有味，说话幽
默，对人体贴，很会生活。他的床上功夫
尤其让汪碧霞迷恋。对于汪碧霞来说，
谢涛应该是她屈指可数的几个男人中举
足轻重的一个，不仅仅是谢涛帮了她很
多忙，与他在一起，有那种令人冲动的感
觉，有说不完的话，享受不完的开心。

汪碧霞把谢涛领到自己家，为他沏
茶点烟，洗脚捶背，活像个日本女人。汪
碧霞也是受谢涛影响，慢慢学来的。第
一次与谢涛上床，谢涛光给她按摩就用
了一个小时，他虽然没有学过按摩，但他
享受过，他知道怎么让她舒服。

在汪碧霞眼里，谢涛是个无可挑剔
的好男人，她甚至对他说过：

“要是兴娶两个老婆，我就给你
做小的。”

打工
一族

在浩浩荡荡的打工人群中，年轻女性成为一道绚丽的风景。她们向往城市的月光，
更渴望通过努力过上城市人的生活。然而，一少部分打工妹面对霓虹灯的迷离和来自
各方面的诱惑，不知不觉走向堕落，迷失了自我。该书以梁慧云、程晓雪等文化层次不高
的进城打工女性为原型，通过她们的迷失故事和情感纠葛，以浓郁的生活气息，丰厚的文
化底蕴，娓娓道来的笔调，反映了她们与生活、命运抗争的轨迹……


